
去前沿小岛演出，小船靠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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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团又要去前沿小岛为部队演出了，首站

是嵊泗列岛的枸杞岛。

这天一早，陈克钧和队员们去装演出道具和

器材。卡车停在定海城北刚改建不久的石子公路

的起端。灯光等器材，需要从舞美仓库里搬出来，

经过石柱弄小巷扛到车上，此段路少说也有50多

米。两卡车演出器材和道具，全靠队员们一箱箱

一件件用肩扛和手搬。有人说，当一名海防文工

团团员，首先要学会搬运功夫。团里分工很合理：

女同志拿小道具和景片；男同志负责扛装灯具、

服装和幕布的箱子。最沉的是调光用的变压器，

此物件体积虽小，但全是铁疙瘩，压在肩上生疼

生疼的。

经过约1小时的颠簸，车子到了西码头。送文

工团去枸杞岛是要塞区船运大队的渔轮，停靠在

离卸车处有三四十米外的活动码头。中间有一条

长长的引桥，汽车开不过去。于是陈克钧和队员们

开始了第二次搬运，除卸车搬运外还得装到船舱

里。这装船的活比装车更累。由于船舱底狭小，只

能容纳4个人。别人可以在车与船之间来回走动，

而这4个人得在又闷又有气味的舱底接过沉重的

道具器材箱，有序地安放在船舱里，且要一口气干

完。团里的男队员吕其恩、王顺林等，在未担任节

目重要角色时，每次都抢着担任此任务。

渔轮起航了。此时的大海平静得出奇。远处

的海面像湖泊那么妩媚，又似绸缎般地闪光。队

员们在甲板上或船舱里，悠然自得地看书或聊

天，就像乘旅游船在海上观光。

刚过岱衢洋，渔轮驶向嵊泗列岛时，风浪大

了，渔轮大幅度颠簸起来。看书的队员合上了书

本，聊天哼小曲的也都闭上了嘴，唯恐引起呕吐。

此刻，陈克钧的眼珠也不敢肆无忌惮地到处滴溜

了，因为头晕得厉害，胃内开始翻动。不知船上谁

先“哇”的一声吐了起来。紧接着就有了连锁反

应，早上吃的东西全向大海交了“公粮”。陈克钧

紧紧抓住船舱的栏杆，闭着双眼，不敢随意动一

下。又一排小山似的浪头铺天盖地而来，渔轮一

会儿驶向浪尖，一会儿又驶向浪涛间的峡谷……

突然，队员王震涛大叫:“我受不了啦！”老王是

文工团除团长外最年长的，憨厚又壮实，戴着副

深度近视眼镜，雅号“海豹”。事后，有队员同他开

玩笑：“都是你的名字闹的，震涛震涛，把浪涛都

震荡起来，让大家吃苦。你把名字改一个字为

‘镇’涛多好呀！”

几次惊骇之后，终于看到远处的枸杞岛了。大

概有海岛的阻隔，海浪不再肆虐。渔轮进入港湾

后，驻岛部队划来几只小船，先将身体弱和演主角

的演员接上岛。当时枸杞岛码头尚未建，所有人员

和演出器材都要小船接驳运上岛。陈克钧和不演

主角的男队员们必须将装在渔轮船舱里的演出道

具器材搬上来装上小船，再搬运到岸上。陈克钧回

忆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当然要留在最后。此

时，我的双脚虽已踏上枸杞岛的岸石，但晕得似乎

感觉大地在晃动。待全部演出道具器材和物资从

小船上搬卸到岸并清点后，我这才向渔轮上的官

兵挥手告别。那时枸杞岛没有公路，演出道具器材

全靠人力搬运。一个连的战士来搬运，大件和重

的，都被战士们抢去搬走；小件道具和乐器等由我

们自己扛。”“露天舞台设在团部旁边的一块平地

上。从岸边到这里都是依山傍海的小路，要走半小

时。我扛的是一块景片，虽然轻，但体积大，不好

拿，一阵风刮来，景片像风帆特兜风，我只好赶紧

向山边卧倒，不让景片吃风，否则风会把人和景片

一起刮到大海里去的。我猫着腰好不容易将景片

扛到目的地。大家顾不上休息，忙着埋杆子、挂幕

布、铺电线、挂灯。因为海岛天气多变，我们要抢时

间当晚将演出任务完成，否则大风一来，就要在岛

上耽误好几天。演出即将开始，演员忙着洗脸、化

妆。有的演员看到洗脸盆里的水在晃荡，也条件反

射仿佛又处于波浪中……”

陈克钧是位身兼数职的“群众演员”，化妆也

简单，三两下往脸上涂一下，就穿好第一场的服

装，一边吃着饭，一边调试灯光。这时看演出的部

队和群众陆续进场了。演出开始。队员们都进入

各自的角色。陈克钧时而上台演群众，时而到调

光台帮助调配电路，时而又换上匪兵的服装上

去，奔跑过场，之后还要换上村民的服装上台。服

装组的同志开玩笑说：“陈克钧的行头最多。”

在热烈的掌声和观众的赞扬声中，演出结束

了。部队唱着军歌离开广场。而文工团的队员们

必须拆台，将幕布道具灯具等装箱。因为海岛天

气难测，唯恐夜间有风雨。

陈克钧正在卷电线，突然一个镜头映入眼

帘：只见无数星星点点的灯火似一条长龙，在黑

暗的山峦游移。原来这是岛上军民看戏返回途中

手电所构成的夜行图。

陈克钧接着回忆说：“吃过夜餐，进营房后，

我睡下铺，队员叶明楠睡上铺。他一条腿上去了，

另一条腿还挂在铺外垂在我眼前。我正想埋怨他

这睡相，却从上面传来他的呼噜声。是呀，这一天

太累了。我想为什么这么苦，大家也从不叫苦，反

而引以为荣呢？因为有一个信念和口号支撑我

们：‘为海岛军民服务。’有一次，我在前沿小岛坑

道亲眼看到，潮湿的坑道顶壁还挂着水珠，脚下

还流着水，几张值班战士睡的高低床，用竹竿撑

着蚊帐，用手摸摸这蚊帐也是潮湿湿的。有的战

士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服满5年兵役。我们下岛演

出，一年也就三四个月，与这些前沿小岛的战士

相比还能说什么呢？能为这样的战士献出一份辛

苦甚至青春，我们一辈子都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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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女民兵》剧照

郭沫若（右1）将鲜花献给《东海女民兵》领舞演员高绪琳

雄师文艺兵
□周永章

在战火硝烟里诞生、

在守卫海防中成长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政

治部文工团，1958年更

名为舟嵊要塞区政治部

文工团，1961年被军委

总政治部授命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海防文工团”，

是一支深受海岛军民欢

迎的战斗化文艺队伍。

文工团坚持写兵、演

兵、唱兵，先后创作演出

了许多反映部队爱岛守

岛建岛和军民鱼水情深

等内容的优秀文艺节目。

如歌曲《海岛就是我的

家》《天天练》等在部队广

为传唱；相声《水浒外传》

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

出；评书《夜闯珊瑚潭》后

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

编为广播剧播出；吹打乐

曲《舟山锣鼓》分别在全

军会演中和第七届世界

青年联欢节上获大奖、金

奖。文工团在多次下岛演

出中，为让每个战士都能

看到，多次组织小分队深

入连队、哨所、舰艇、执勤

点等，由于地形条件限

制，演出有时不得不在房

顶、沙滩、炮位、坑道等处

进行。有时只有一两名观

众，演员们仍一丝不苟，

认 真 演 出 每 个 节 目 。

1965年，海防文工团荣

立集体二等功。同年7月

9日，《解放军报》在头版

头条刊登新华社记者采

写的长篇通讯《东海前线

的红色宣传队———记全

心全意为海岛部队服务

的海防文工团》，并在头

版配发社论《建设一支非

常战斗化的文艺队伍》。

1968年 9月 17日下午，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

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

见了海防文工团全体同

志。同年国庆节前夕，海

防文工团每个人都收到

一张请帖，被邀请参加国

庆观礼。

1969年9月，中央军

委下令撤销军以下单位

所有文艺团体，海防文工

团也在其中。岁月如歌，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根据曾在海防文工团先

后任舞蹈编导、分队长的

陈克钧等老队员的回忆，

当年文工团为海岛部队

演出的画面像电影一幕

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东海女民兵》是当年海防文工团创作演

出的一个舞蹈节目，在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

中获优秀创作奖。陈克钧作为该舞蹈创作演

出的执行编导，至今仍记忆犹新。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

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1961年春，毛

主席《为女民兵题照》在媒体发表时，陈克钧刚

好在东长涂岛某团五连当兵体验生活。一天傍

晚，随连队到团部广场看露天电影，广场基本

上坐满了，唯独中间前方一块还空着。陈克钧

正猜想：这是留给谁的？忽听得“一、二、三、

四”“练好本领，保卫祖国”等响亮的口号声，只

见身着花棉袄、腰扎皮带、肩背步枪的一队女

民兵，在连长的指挥下，踏着整齐的步伐，来到

那块空地，训练有素地立定、左转、看齐、坐下。

刹那间，毛主席那“飒爽英姿五尺枪”的诗句在

这儿变成了现实。陈克钧激情被点燃，产生了

强烈的创作欲望，决心把她们搬上舞台。随后，

文工团舞蹈组去沈家门“老虎山连”等单位采

访和体验生活，在夜晚观看沈家门渔港的灯

火。那天上的繁星与港湾里群船桅杆上起伏的

信号灯相互映衬，陈克钧联想到舟山女民兵的

身姿和生活、训练场景……渐渐地，他对创作

舞蹈《东海女民兵》有了大致的轮廓。

当时全国文艺界正强调民族化，他们自

然地把枪与古典戏曲舞蹈刀枪剑等联系起

来。在文工团召开的创作节目讨论会上，大家

纷纷出谋划策。专业创作员江柏圣建议：“借

鉴电影《穆桂英挂帅》的表演手法，女民兵连

长就像穆桂英，穿披风，打帅旗（可将‘穆’字

大旗换成‘东海女民兵’队旗）；打靶就用营盘

内的九莲灯……”陈克钧综合大家的建议，修

改完成了舞蹈《东海女民兵》的台本与音乐长

度表，并由文工团作曲高手杨子才运用豫剧

的旋律和海浪的基调谱曲。

在编排这个舞蹈中，陈克钧和队员们把

民族化和海岛紧密结合起来并贯穿在每个动

作和画面及每件道具之中。舞蹈动律刚柔相

济。如连长与女民兵出场时，运用了戏曲的停

顿亮相动作，但不让其静止，而是在姿态定型

之后，让其随着大镲的余音不停地起伏着，突

出 海 的

波动；又

如许多场面

的转换、步伐的运用，都尽可能符合水的规

律。其中女民兵冲过风浪区的大摇橹动作，用

一条长绸子，扎个绣球。长长的绸带象征橹和

桨，舞动起来既有与浪搏斗的气势又抒发了

情感；把戏曲中的九莲灯挂到桅杆上去，既有

生活原型，又有艺术性。大家开动脑筋，制作

了能控制开关的九莲灯等道具，并将背景天

幕的海平面，升至幕布的中上段，使大海的氛

围更富有立体感，意境更深远。当舞蹈渐入佳

境时，海空突然升起一串九连环灯火，女民兵

连长举枪射击，发发命中。英姿飒爽的女民兵

们凯旋。为了表演好这个舞蹈，舞蹈队的姑娘

们加班加点苦练各项基本功。特别是女民兵

打灯靶的“倒踢紫金冠”等动作，她们不知练

了多少遍，流了多少汗。

舞蹈《东海女民兵》等节目在海岛巡回演

出后，深受军民的欢迎。1962年10月，时任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考察舟山

时，观看了海防文工团的演出后，特地将一束

鲜花送给《东海女民兵》的领舞高绪琳。第二

天，又赠送海防文工团一首《西江月》词：“来

往东方前线，慰问陆海英雄。高歌漫舞啸东

风，战斗精神酣纵。身在舟山群岛，心驰北极

天空。齐声高唱东方红，领袖万年遥颂。”郭老

对海防文工团的赞誉和期望，尽在其中。

1960年10月下旬，上级通知说有重要客

人从北京来舟山，要文工团演出一场高质量

的欢迎晚会。节目的要求：要强调爱国主义但

不要打仗的；不要谈情说爱和结婚的；戏中的

角色和台上演员最好不要留胡子。这些要求

令人奇怪，大家纷纷猜测。陈克钧说：“莫不是

班禅呀？”还真猜对了！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此行，由中央统战部

部长李维汉陪同，随同人员有他的经师、家人

和西藏僧侣50余人。他的舟山之行，从中央到

地方和部队领导都很重视。对他们的各项活

动、生活饮食和保卫工作，作了周密的安排。

演出节目经过紧张准备，彩排中上级派人审

查时说“节目符合要求”，大家的心才像一块

石头落了地。

“我们文工团提前到了普陀山，住在三圣

禅院。11月3日，我们正在排练时，见有一队身

披袈裟的和尚急匆匆地向南天门方向走去。

不一会儿，一长列汽车沿山路开过来。大家知

道班禅大师到了。随即团里通知：明天上午整

理舞台，准备晚上演出。”“次日早晨，我们去

文昌阁要塞区招待所就餐，走进院门，恰巧和

班禅大师相遇。只见他高高的个子，穿一件古

铜色长袍，走起路来很气派。他身后跟着一位

身披袈裟的僧人，很可能是班禅的经师。再往

后有个扛着书箱的青年和一群藏族打扮的

人，其中有位老太太和梳着辫子的姑娘，是班

禅的母亲和妹妹。班禅一行是去前寺给全体

僧侣讲经的。班禅大师看到我们这些身着礼

服，列队整齐，走路咔咔响的男女军人，不由

得一愣。”陈克钧等回忆说。

晚会演出之前，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西藏和北京的客人全部参加，舟嵊要塞区的

主要首长和海军舟山基地司令员也都在座。

演出开始，欢庆的舟山锣鼓一响，大家的

心都咚咚乱跳。开场锣鼓一停，首先出场的是

深受海岛军民欢迎的保留节目数来宝《舟山

好》。开始，大家最担心的是他们听不懂，白天

打听了一下，班禅大师和西藏来的客人大部

分懂汉语。同时大家寄希望于陪同看演出的

部队观众，官兵们喜欢这个节目，能起到“拉

拉队”的作用，不至于冷场。不料，上台之后演

出效果非常好。原来，西藏的客人初次到舟

山，对一切都感到新鲜、有趣。数来宝《舟山

好》以幽默的语言介绍舟山的历史、地理、民

俗风情，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听得津津有

味，笑声不断。头一炮打响了，后面观众的情

绪一浪高过一浪。到“笑星”李凤棋和陈增智

再上场说相声《戏剧杂谈》时，在观众的热烈

掌声中竟下不了台，只好又返场说了一段。

演出结束，班禅大师和李维汉部长很热

情地上台同演员们握手、合影。客人一退场，

主持接待工作的要塞区首长立刻跑来，表扬

文工团的演员们：“很好，很好，演出很成功！”

一场特殊的欢迎晚会

去前沿小岛为军民演出

编演《东海女民兵》


